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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为 什 么 要 活 着 ？ 我 总 括 地 答

一 句 ，就 是 要 为 完 成 人 类 的 使 命 而 活

着 ，要 拿 出 满 腔 热 血 来 浇 灌 人 类 含 苞

待放的花，待花开之日，小我的身壳虽

死 ，而 精 神 可 寄 托 在 大 我 之 中 而 永 远

活着……”24 岁的共产党员、东北抗日

联军第 1 军第 3 师政治委员周建华，怀

抱 着 这 样 的 信 念 血 洒 黑 土 地 ，留 下 一

座永远挺立的精神丰碑。

一

车 在 驶 往 开 原 市 的 国 道 上 飞 驰 。

望着车窗外色彩斑斓的山林，一个高大

身影浮现在脑海，把我的思绪带向血与

火的峥嵘岁月。

1937 年冬，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与

敌浴血奋战的抗联官兵，遭遇了更加残

酷的流血牺牲。

一 夜 北 风 紧 ，天 地 四 野 寒 。 晨 雾

弥 漫 ，树 上 挂 满 串 串 冰 凌 。 周 建 华 率

领 抗 联 一 部 转 移 到 开 原 境 内 的 夹 皮

山 ，与 日 伪 军 七 县 联 防 队 再 次 遭 遇 。

师 长 王 仁 斋 在 对 敌 作 战 中 牺 牲 后 ，指

挥 部 队 的 重 任 落 在 周 建 华 一 人 身 上 。

敌联防队长带领上千名日伪军，携带 8

门小钢炮、20 多挺机枪，从四面八方包

围夹皮山。

其实，敌人眼中的雄师，只有七八

十人，伤员超过 20 名，还有的双臂挂彩、

双脚冻伤、身患疾病。官兵携带的枪支

弹药，已不足以抵抗兵力多于自己十几

倍的凶恶敌人。敌人疯狂的围攻开始

了。仅有两挺机枪的抗联官兵毫无惧

色，从拂晓战斗到傍晚，终于在敌人的

包围圈上撕开一个口子，乘着茫茫夜色

突出重围，迅疾向清原一带转移。

顶 风 冒 雪 穿 林 海 ，风 驰 电 掣 跨 雪

原，又是一夜急行军。黎明时分，部队

来到李家台蚕沟一带的砬子山北侧，抢

占黑背山制高点。此时，他们与增援清

原县的敌守备队迎头相遇。

血战开始了，弹如骤雨般射来。为

保存力量，周建华决定化整为零，组织

部队分散突围。

林风呼啸，雪花飞舞。20 余名战士

备足弹药，抢占山头，打击敌人，掩护其

余人撤退。周建华带领通信员和 3 名战

士，且战且走。可是，很快就有七八十

名敌人冲过来。他立即命令通信员带

领 3 名战士向另一个方向撤退，自己只

身开枪迎敌。

“政委，你快撤，我掩护。”战士们不

忍离去，急切请求。

“不要管我，执行命令！”他决心已

定，严肃地说。

军令如山，通信员和战士们只能服

从。4 人迅速向另一个方向转移，眼中

浸满热泪。而他朝向相反的方向边跑

边打枪，用火力吸引敌人。自此一刻，

他孤身一人与数百敌人殊死拼杀。

二

周建华，原名邓晓村，出生在吉林

省双阳县佟家乡太阳岭村一个破落的

地主家庭。1930 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

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学习理科。

为什么要报考理科呢？邓晓村有

着颇为成熟的思考：“因为现在的中国，

缺乏实用的人才，所以，我要入理科。

我们国家的科学水平太低，远远落后于

世界列强。为商的不懂经济学，为农的

不求改良，为工的不懂机械学……国家

又怎么能富强，我们炎黄子孙又何日能

扬眉吐气？”

九一八事变爆发第 2 天，日军一部

沿南满铁路北上，迅速占领吉林全境。

从此，无以数计的同胞沦为亡国奴，细

菌战、大轰炸、“囚笼”“三光”罄竹难书，

强征劳工、屠杀、活体实验浩劫空前，日

本法西斯将贪婪、凶残、暴戾等人类最

丑恶卑鄙的字眼，贯穿奴役这块黑土地

14 年的罪恶历程。

如晦长夜，国耻让人痛彻肺腑。邓

晓村热血忧思，创作 12 篇富有战斗力的

文章和 56 首表达搏击风浪的诗歌。他

在诗作中写道：“我在这里助弱，我在这

里抑强，热血的人们，同仇敌忾，来此战

场杀豺狼”“驰骋千里才是骏马，迎风翱

翔才是雄鹰”……

天 下 艰 难 际 ，时 势 造 英 雄 。 1932

年 春 ，邓 晓 村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同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站在党

旗 下 握 拳 庄 严 宣 誓 之 时 ，他 眼 里 盈 满

泪花。在日记中，他万分激动地写道：

“为了实现我的意愿到处寻找出路，终

于 被 我 找 到 了 共 产 党 。 从 此 ，再 不 是

无 舵 的 船 浮 游 于 大 海 中 了 ，而 是 有 党

的领导……”

风雨飘摇，时代召唤，邓晓村挺膺

担当。1933 年 5 月，他来到磐石，改名

为周建华。“建华”，就是以“要解满腔心

头恨，剑斩倭奴祭亡灵”的无畏气概，用

热血和生命去建设中华。

红 色 信 仰 之 光 照 耀 ，爱 国 报 国 之

心 跳 动 。 邓 晓 村 的 名 字 渐 渐 被 人 遗

忘 ，他 以 周 建 华 之 名 被 任 命 为 共 青 团

磐石中心县委员。共青团南满特委成

立时，他当选特委委员，义无反顾地走

上革命道路。

三

1933 年 9 月 18 日，九一八事变两周

年之际，红 32 军南满游击队被改编为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 1 军独立师，周建华被

派往独立师做政治工作。1935 年 4 月，

他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1 军第 2 教导

团政治委员，与团长杨俊指挥官兵同敌

人殊死搏杀。

身肩重任，战斗更加频繁，也越发

残酷。周建华率部转战长白山麓，参与

组 织 三 源 浦 、八 道 江 等 大 小 几 十 次 战

斗。在空前惨烈的战事洗礼和严酷险

峻的斗争中，周建华成长为文武双全的

军事指挥员，也把部队锻造成一把锋利

的尖刀。

1935 年 二 三 月 间 ，虽 已 是 初 春 时

节 ，但 东 北 山 区 仍 是 冰 天 雪 地 。 有 一

天，周建华率队前往临江县五道沟与杨

靖宇部会合。经过两三天行军，部队到

达二道沟时天色已黑，正准备“安营扎

寨”，迎面来了伪军“讨伐队”。

“吃掉它！”周建华不给敌人片刻喘

息机会，顷刻间，道道火星破空飞驰，子

弹 射 进 敌 人 胸 膛 ，大 刀 向 敌 人 头 上 砍

去。遭受痛击的敌人，断定又中埋伏，

瞬间心神崩溃，狂嚎着四散窜逃，众多

慌不择路者束手就擒。

与杨靖宇部会合后，探知日伪军将

于夜间偷袭五道沟，周建华立即率警卫

连赶往 5 公里外的冰湖沟设伏。

午夜时分，敌军 200 余人进入伏击

圈。周建华指挥枪一响，日军指挥官应

声落马。顿时，枪声大作、烟尘滚滚，冰

湖沟战斗拉开序幕。密集的弹雨泻向

敌阵。走在前面的敌人，还没明白怎么

回事，就一排排倒下；后面的敌人慌忙

回撤，又被机枪手封住退路。敌军死伤

大 半 ，余 者 缴 械 投 降 。 周 建 华 所 率 人

员，创造了无一伤亡奇迹。

1936 年 5 月，中共南满特委和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 1 军，根据 1935 年中共中

央《八一宣言》精神和上级指示，组建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 1 军第 3 师。7 月，又改

称东北抗日联军第 3 师，周建华任政治

委员。

一场又一场的雪接连而至，大地洁

白。周建华率部频频袭击日伪军，取得

多次战斗胜利，部队影响日益扩大，赢

得群众广泛称赞。而日寇对其恨得咬

牙切齿，反复组织力量“讨伐”，还企图

切断军民之间的血肉联系。

生存处境艰难的部队，需要一场重

大胜利来提振士气。1937 年 7 月 16 日，

周建华获取日伪东边道“讨伐”队长冈

田少佐和坂本大佐将从清原县城前往

南山城的情报。他觉得送上门的机会

来了，便决定歼灭这股敌人。第 3 天清

晨，他率部埋伏在松木岭下。

犹 如 惊 弓 之 鸟 的 冈 田 ，早 已 是 逢

山 先 查 、遇 村 先 检 ，当 行 进 至 岭 西 便

命 日 军 下 车 ，步 行 搜 索 前 进 。 他 还 小

心 翼 翼 爬 上 岭 顶 ，用 望 远 镜 仔 细 观 察

一 番 ，确 定“ 十 分 安 全 ”时 ，才 登 车 向

北行驶。

“啪！啪！啪！”见日伪军进入伏击

圈，抗联战士枪响三声，敌头车司机脑

袋开花，倒在车内。冈田与坂本弃车逃

跑时，被机枪打中，顿时日伪军陷入一

片混乱。

这一仗取得完胜，除 1 名敌兵逃跑

外，击毙少佐及大尉各 1 名、敌兵 18 名，

缴获长短枪 20 余支、军刀 6 把，还有衣

物等。伏击胜利，官兵欢呼雀跃、热血

沸腾。

四

寒风飕飕，却刮不走黑背岗阴郁的

愁云惨雾。

山里的温度已是零下 30 多摄氏度，

周建华已经长时间没吃一粒粮食。

黑压压的敌人在全力围捕。周建

华 不 断 加 快 奔 跑 的 脚 步 ，目 的 只 有 一

个：尽力把小鬼子甩开。

“你抵抗也没有用了，投降吧。”敌

人接二连三地喊话。代替回答的，是周

建华猛烈射出的子弹。

孤身被围，活命的出路只有投降。

周建华选择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子弹眼看着要消耗殆尽。周建华

浓 眉 紧 皱 ，双 眼 圆 睁 ，怒 视 敌 人 。 100

米，50 米，30 米，20 米……他蓦地滚身

隐 蔽 在 一 块 岩 石 旁 ，双 手 开 枪 ，猛 射

敌人。

不幸，敌人的子弹击中他的左胸，

喷涌而出的鲜血渗透棉衣，滴洒在岩石

上 。 他 用 手 捂 住 伤 口 ，拼 力 支 撑 起 身

躯，继续向敌人射击。又是一波震颤人

心的枪声，数颗罪恶的子弹再次击中他

的身体。

周 建 华 半 倚 着 岩 石 ，鲜 血 洇 透 衣

服。糊在脸膛上的冰霜，掩不住睁圆的

怒目……他仰面向天，倒在冰冷的大地

上，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那一年，周建华 24 岁。他为抗日

事业呕心沥血，却没有能够看到胜利的

曙光。

刹那间，步枪、机枪响成一片。黑

压 压 的 敌 人 端 着 枪 冲 上 山 岗 ，对 这 个

曾经让他们闻风丧胆的战将继续疯狂

射击。

枪声终于停息下来，山谷陷入死一

般寂静。大山垂首，松风悲咽，仿佛在

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英雄致哀……

黑 背 岗 上 铭 丹 心
■杜善国

那 年 秋 天 ，在 我 担 任 三 连 副 指 导

员 不 到 一 个 月 时 ，一 年 一 度 的 战 术 演

训 就 拉 开 了 序 幕 。 演 训 开 始 后 ，官 兵

将 在 一 周 的 时 间 里 ，凭 自 己 的 聪 明 才

智 和 顽 强 意 志 与 对 手 对 抗 ，难 度 和 强

度都较大。

面对如此贴近实战的演训，战友们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交出一份合

格的答卷。我同样想趁着这次演训，展

示自己的军事素质，给战友留下好的印

象。谁知，计划没有变化快。就在部队

出发前，副连长因为受领了新的任务不

能参加这次演训，上级决定由我负责连

里的后勤保障工作。我暗想，都说好伙

食顶得上半个指导员，既然不能在冲锋

陷阵中露一手，那就在伙食保障上找到

用武之地。

我首先与炊事班的战士制订了一

周的“战斗食谱”。我对战士们说：“战

友们在冲锋陷阵，我们炊事班也要呱呱

叫。”战士们连声赞同：“我们一定竭尽

全力保障好，绝不掉链子！”

部队开进科尔沁草原腹地的第 2 天

拂晓，演训准时开始了。

赶在上午 10 点之前，我带着炊事班

的战士们焖了一锅香喷喷的大米饭，还

做了四菜一汤。我对这个成果感到满

意，立即组织战士们抬着行军锅，给战

友 们 送 饭 。 哪 承 想 ，当 我 们 抬 着 行 军

锅，费劲地走过沟沟坎坎，将饭菜送到

阵地时，不仅汤汤水水洒了很多，饭菜

也凉了。

“打仗还需要四菜一汤？”一个战士

边吃着饭边小声地嘀咕道。他的声音

虽然不大，却让我红了脸。

怎么才能让战友们吃上合适的饭

菜呢？我边往回走边合计起来。不一

会儿，我的眼睛突然一亮，对战士们说：

“咱们能不能把菜与面和在一起，做成

菜团子饭呢？”

“当兵前，我上山采石头时，母亲就

给我带这样的干粮，携带方便，还很好

吃。”一个战士立即表示赞同。

随后，我让他试着做几个，看看效

果如何。只见他将几样剁成碎末的菜

和淘好的大米放进锅里，加上适量的水

和盐后，盖上锅盖。待到饭做熟了，他

用勺子将锅里的饭菜搅拌均匀、攥成团

子 。 大 家 细 细 品 尝 后 ，都 说 好 吃 。 于

是，我们便决定为战士们做菜团子饭。

我们将菜团子饭送到阵地上时，战士们

吃后也都说好。

为 让 战 友 安 心 吃 饭 ，我 和 炊 事 班

的 战 士 担 负 起 了 警 戒 任 务 。 这 期 间 ，

我觉得炊事班的战士军事素质有待提

高，真要与“敌人”交上手不一定能占

到 便 宜 ，于 是 就 琢 磨 着 空 闲 时 给 他 们

补补军事课。

此 后 ，只 要 有 点 滴 时 间 ，我 就 组

织 炊 事 班 的 战 士 训 练 ，教 他 们 如 何

巧 妙 利 用 地 形 地 物 前 进 、如 何 在 遭

遇 战 中 占 得 先 机 等 。 大 家 学 得 都 很

认 真 ，掌 握 得 也 很 快 。 在 组 织 炊 事

班 战 士 进 行 军 事 训 练 时 ，我 觉 得 自

己 找 到 了 用 武 之 地 ，工 作 起 来 也 更

有 动 力 了 。

“ 副 指 导 员 ，我 有 个 想 法 ，你 看 怎

样？”晚上，一个战士对我说：“方便面老

少皆宜，干嚼也合适。咱们也做些快餐

食品给战友们吃，行不行？”

“这个办法好呀！”其他战士也表示

认可。于是，战士们立即动手做起了快

餐食品。等我们将自己做的快餐食品

送到阵地上时，战友们连连称赞：“炊事

班自制的快餐食品酥脆可口。”

演训开始的第 5 天中午，我们在送

完 饭 回 撤 途 中 ，一 个 眼 尖 的 战 士 用 手

轻 轻 拍 我 ，又 指 了 指 前 方 约 200 米 处

的草丛。只见那里的草丛在不停地晃

动——没有一丝风，草却在晃动，肯定

有情况！轻声安排战士们就地隐蔽好

后 ，我 在 一 个 土 坎 的 后 面 拿 望 远 镜 侦

察 。 1、2、3…… 我 看 到 5 个“ 敌 人 ”。

他 们 想 干 什 么 …… 我 快 速 地 思 索 着 。

这 条 路 是 我 们 炊 事 班 往 返 的 必 经 之

路，他们埋伏在那里，肯定是想“消灭”

我们。

我压低声音对炊事班班长说：“你

带 着 两 名 战 士 悄 悄 迂 回 到 他 们 后 面

去，完成包抄后，立即告诉我。”

时 间 一 分 一 秒 地 过 去 了 ，我 和 战

士们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谁知过了

十 几 分 钟 后 ，“ 敌 人 ”却 悄 悄 撤 走 了 。

我 笑 了 ，他 们 肯 定 也 揣 摩 到 了 我 们 的

意 图 ，感 到 没 有 胜 算 就 撤 走 了 。 虽 然

没有与“敌人”交上火，但炊事班的战

士 都 跟 打 了 胜 仗 似 的 ，还 说 下 次 更 得

小心。

演训开始后的第 6 天晚上，是中秋

节。我和炊事班的战士本来想送去自

制的月饼，谁知战友们全都投入到追歼

“敌人”的战斗中。第 7 天下午，得胜的

战友们回来了。由于战斗了整整一周

时间，他们个个疲惫不堪，吃了晚饭便

进入梦乡。

农 历 八 月 十 七 日 晚 ，当 明 月 挂 上

天 空 ，恢 复 了 体 力 的 官 兵 围 着 熊 熊 燃

烧 的 篝 火 席 地 而 坐 ，大 家 喝 着 滚 烫 的

羊汤，吃着炊事班制作的月饼，好不热

闹 。 不 一 会 儿 ，野 战 文 艺 晚 会 开 始

了 。 战 士 们 一 个 接 着 一 个 表 演 节 目 ，

不断将晚会推向高潮。炊事班的战士

们合唱了我按照《少年壮志不言愁》曲

谱填词的《战火中的三连炊事兵》。大

家 精 神 饱 满 、气 势 豪 迈 地 唱 响 在 月 下

的辽阔草原：“我们是三连炊事兵，困

难面前不低头，保障有力舍我其谁，战

斗 中 成 长 逞 英 豪 。 可 口 的 饭 菜 ，精 心

做 出 ，送 到 前 线 不 差 分 毫 。 为 了 战 友

多打胜仗，为给连史增光添彩，再苦再

累不言愁……”我们唱完后，赢得了热

烈掌声。

多 少 年 过 去 了 ，那 场 演 训 中 的 情

景，以及辽阔草原上的那一轮明月，时

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草 原 明 月
■韩 光

朱日和的夜
■韩 钢

新生的草芽

在夜晚的风里

诉说着什么

朱日和

古老而年轻的心

巡逻的士兵守着月亮

睡在我诗行中的少年

低声呼唤：骑士、英雄

守卫世间的奇伟山峰

城墙、骏马与弯刀

今夜融进了一种昂扬意象

寂静了，在夜晚最深处

凝视大地千万年的月亮

在一首边塞诗中舒展

寂静中

我用手触摸刀锋

仰望明月

心沉醉于这冷冷的光泽

战友，亲爱的人呀

你要相信，在夜晚的最深处

我的诗句明亮

风吹草动后

我将反复歌颂

你和我的故事

比如，此刻

这夜晚的最深处

士兵的钢盔、刀锋

和一首只属于英雄的歌

映着信念的光泽

一切无需诉说

皓月与故乡
■徐瑞滢

乘着军列离开家的那天

头顶皓月正圆

清辉顺着山脊流淌

遇见，草垛里啾唧的蟋蟀

和已安营扎寨的行囊

眨巴着双眸时

眼角又把情绪揉碎

凝成几滴晶莹、温润的泪

落在银白色的清辉里

是想家了吗

不语，只把思念藏在心房

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

昔年追风指月的稚子

如今，正驾驶战机翱翔

那双曾在水中捞月的小手

如今也能在苍穹里

向月光问好

月圆夜的万家灯火

远比银河闪亮

此刻，我正守在战位上

将心中如烈火般炽热的爱

献给脚下驻守的土地

只把团聚的滋味

放在脑海中想象

皓月啊，我曾借你的光亮

一步三回头地告别家乡

在钢铁般的营盘里寻觅远方

却终是发觉

原来这远方，便是家乡

边关秋月
■马秋红

山巍巍，云悠悠

遥远的地方

祖国绵延的边防线

战士静默伫立在哨位上

明月出东山

亮光洒满山河

大地上挺拔的身姿

朦胧中宛若披上了银甲

月光下

在这苍茫的秋野间

看得见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看得见铁骨里溢出来的柔情

看得见远方万家灯火闪耀的幸福

浩瀚的夜空繁星点点

思念萦绕千山

高高明月耀边关

我用白纸采撷一束月光

夹在属于我的边塞诗行

山重重，风阵阵

遥远的地方

离天最近的边关

秋寒月色浓

路迢迢，月清清

遥远的地方

有人在守护

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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